
開放文學  -- 推理探案  -- 劉公案－劉墉傳奇
第五十八回  金寡婦裝神貪供品

　　張祿聞聽，不敢怠慢，翻身往外而走。不多一時，把承差傳進幾名。劉大人悄悄吩咐了幾句話，說：「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。

」承差答應，出衙去行事不提。　　且說金陵城內，南大街前邊，有一條小衚衕，喚作翠花巷。

　　這巷內有一個寡婦，年有三十七八歲，長了個妖裡妖刁的，專意裝扮神鬼，家中供著無數的胎相、木相、神仙，設擺著爐瓶、

供器、海燈，設擺鮮花、桌圍、寶蓋、幢幡、木魚、銅磬、經卷、法器，無所不有。結下了一起道婆子，共有四五個。又度了街坊

家兩個七八歲的幼女作了徒弟：一個叫明月，一個叫清風。這個寡婦，本來姓金，自己又起了個名兒，稱為洪陽的「金花聖母娘

娘」。打扮得奇奇怪怪的，終日裡高香明燈，故意的問心打坐，閉目合睛，哄那些愚民都來燒香許願，問病求籤，不住地送些銀錢

來。不是說去家中宣候念仙，就是說到十字街前下神獻聖，轟動了金陵的百姓。

　　好一個妖人金寡婦，興開邪教哄愚民。諸般事情人求籌，先要上供秉虔心。不是來送柴和米，定然是銀錢送上門。明燈蠟燭仙

會辦，終日裡，燒香的男女打成群。金寡婦，珠冠霞帔來打扮，自稱是，「金花聖母」救災殃。兩名童兒左右分，混充是，清風、

明月候節尊。妖言惑眾將人教，自稱是娘娘降世塵。還有些助惡的道婆，一個個，亂嚷「菩薩救人來」。每日間，翠花巷中人如

蟻，許願燒香胡涂民，白日裡，咯喳豆腐吃素菜，到晚來，雞鴨魚肉飽裡餐。不是菩薩礙著臉，個個還要半開門。書中按下金寡

婦，再表公差兩個人。他們倆，邁步朝前走，越巷穿街快似風。王明走著開言叫，「陳大哥」連連尊又稱：「依我瞧，這個劉知

府，長相平常，他的學問深。上司大人全不怕，志廣才高壓萬人。假扮先生拿過徐五，還有那滲金頭江二；他也曾，上元縣北關把

人命斷，他也曾，改扮雲遊老道人，私訪白氏拿五口，斷出店家李老民；他也曾，假裝城隍把姑子哄，得了口供，回明巡撫高大

人。就只是，我的委屈無處訴，險些兒，門閂插進我的後門。今日又把咱倆派，仔細之中要小心。」陳大勇回答說「正是，官要清

來役要勤。」他二人，說話鄉間抬頭看，翠花巷不遠在目下存。

　　他二人說話之間，一抬頭，來至翠花巷內，到了金寡婦的門首。劉大人囑咐的話語，只得遵依，照樣而行。二人也不用叩門，

此處乃是燒香的神堂，和廟宇一樣，所以他二人剪直的就進去咧。

　　這一天也清靜，就只有幾個道婆子在仙堂正坐，見兩個承差進了房中，故意的向著神座拜仙參神。眾道婆當是他們也是前來燒

香還願的，一齊起身，連忙讓座。

　　他兩個承差將仙拜，抬頭舉目細觀瞧：只見那，滿堂仙像無其數，幢幡寶蓋半空飄。還有那，兩個童女分左右，正中間，金花

聖母坐位寧。穿著那，珠冠霞帔捏酸款，倒像菩薩下凡塵。倆承差，故意又把娘娘拜，說道是：「我倆前來把聖母朝。還有一宗要

緊事，奉請娘娘去把病瞧。

　　但願慈悲走一程，病好時，懸燈獻供獻花袍。」眾道婆，聽言尚未來講話，只見那，聖母留神往下瞧：下面跪著人兩個，身穿

青褂與青袍。全都是，一頂纓帽頭上戴，薄底快靴腳下登。聞聽請他去看病，又聽說，病好獻供獻花紅。

　　金寡婦，上面故意一睜眼，二目慢慢的瞟一瞟。看罷多時不怠慢，這個老道的，拿捏著假嗓子把話學，說道是：「二位善人來

請我，不知是何處把病瞧？」承差聞聽尊「聖母」，說道是「我們的老官，偶然得的病，他的月令不高，因此上，特叫我們兩個，

到此燒香把聖母朝。」金寡婦聞聽說「容易，你二位明日僱一頂轎子來吧，我去走一遭。」

　　倆承差聞聽說「就是如此，明日前來把聖母朝。」

　　倆承差辭了金寡婦，出了他的仙堂，一路無詞，來到府衙。

　　進內書房，就將此事回明大人。大人點頭，復又吩咐說：「你們倆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」二人答應，各去遵依而行，這且不

提。且說劉大人在內書房用過晚飯，天色就黑咧。張祿秉上燈燭，一夜晚景不提。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，張祿請起大人，淨面吃

茶，不必細表。

　　再說陳大勇、王明，到了第二天，果然僱了一頂轎，就來到金寡婦的神堂。倆承差參拜，說：「弟子二人遵依聖母之命，今日

來了一頂轎，現在堂外伺侯。望娘娘的聖駕早去。」金寡婦這個老狗熊日的，聞聽倆承差之言，信以為實，竟意地捏著酸款下了神

座，上了轎子，放下轎簾，坐在裡面，是洋洋得意。

　　兩個女童在轎子的左右幫扶，還有那老道媽子，在轎後跟隨。

　　又令人挑著神鼓、經卷、仙像等類，不多一時，來至府衙的後門。先把神鼓、仙像、經卷都在書房裡面放下，然後擺下高桌，

擺上了木魚、銅磬、經卷、神鼓，預備著娘娘下神。一群道婆子，搖搖擺擺，坐在房內不表。

　　且說這金花娘娘下了轎，兩個女童兒跟隨，早有家人張祿昨日的圈套，將金寡婦引至上房。且說大人坐在牀上，合著眼睛，一

聲也不言語。

　　列公須要記著這時節目，已經表過，這劉大人上任並無帶家眷，就只是家人張祿跟隨。書裡表明。

　　且說金寡婦與眾道婆子，從衙門的後門而進，哪知道是江寧府劉羅鍋子的衙門？金寡婦見劉大人坐在牀上，他就開言說話，

說：「奶奶們在何處？」張祿隨即答話：「我們家的奶奶、太太，被人家請去赴席去咧，一會就來。且請前邊用茶，香燈俱已預備

下咧。眾位道奶奶，且去書房等候。」

　　不言張祿說話，且說劉大人，忽然將眼睜開，觀看金花娘娘是如何的打扮。

　　這清官，牀上舉目留神看，打量著，金花聖母俏容形。

　　故裝有病假欠身，牀上仔細留神看，但則見，這位娘娘怎麼形。仔細看，珠冠霞帔不非凡。年紀不過四十歲，重眉撒眼站身

形。自稱說：「請我下神看治病，少時間，菩薩定然對我云。病輕病重無妨礙，我自有仙法保平安。」說罷轉身往外走，扭扭捏捏

混裝憨。一步一步朝外走，來至書房，端然坐在正居中。張祿開言說講話：「聖母在上請聽言：我家爺病體十分重，望娘娘，大發

慈悲見可憐。」

　　金花聖母聞聽張祿前後話，這個老苗子的，拿捏著巧腔就開言，說道是：「你不必著急怕，等我觀香，看他其中就裡原。問一

問菩薩是何病症，便曉得他的壽緣。」復又開言把張祿問：「你是他家什麼人？對我言。」張祿回答，說「主母問我？我是他家長

子，那是我的主恩公。」金花聖母聞聽，他又講話，說道是：「快些去，快些去，別遲挨，置買供獻莫消停。」張祿說：「不知聖

母要何物？」

　　金寡婦說：「用的多著呢！等我從頭對你言。」金花聖母聞聽張祿之言，說：「管家，雖然你是他家的家長子，諸事只得和你

說。」張祿說：「自然。聖母把所用的東西，吩咐明白，我好去置辦。」金寡婦聞聽這個話，不由得心中歡喜：「今日可遇著了昴

家兒！我還肯輕放了他嗎？多多的想他幾個錢，拿到我家中，且吃且喝。」金寡婦想罷，眼望著張祿，說：「家人，聽我把所用的

東西，先告訴於你。」

　　金寡婦，洋洋得意開言道，未曾說話，那一宗光景最惱人，下神不過是二五眼，誆點子吃食與銀錢。他又說：「快買供獻休怠

慢，我才好，點燈焚香先請神。別的東西全不要，要的是：四樣素來四樣葷，素的要給娘娘用；葷的是，預備先鋒白馬神。葷的

要：公雞鯉魚豬羊狗；素的要：木耳蘑菇與麵筋。另外要：二百饅首請上供，十兩的，一錠金來一錠銀。等著我，敲起神鼓來求

告，叫菩薩，保佑消災病離身。這個東西一樣要不到，惹惱了，白馬先鋒要命根。還叫他，立刻病上就添病，要想活著方不能！還

要本人將香跪，我也好，打起鼓來先跳神。」金寡婦，作夢也不知是知府，他把那，四品的黃堂當庶民，混要東西來想量。這張



祿，有語開言把話云。

　　張祿聽見金寡婦要東西，明知是起發，不覺暗自罵道：「好一個沒臉的養漢老婆！若論這些東西、金銀，都也不難。但只一件

事：你要起發可不能。又不好問他，再說沒有，只得且和他撒一個寸金謊，耍一耍這個老洪陽道日的！」張祿想罷，故意地叫－

聲：「娘娘，這些個東西，實在的無有錢買。此時病人要吃糖水，還無有錢去辦呢，哪有十兩的一錠金銀？菩薩若要降災，也只好

聽命由天罷了。就是病人跪香，病人也不能起來行走，也只好我替他跪著還使得。」張祿支吾了一路苦窮。

　　這金花聖母同眾道婆子聞聽這個話，好像斑鳩跌彈－－一齊才咕嘟嘴了。這時候，又不能散去，這可怎麼樣難處呢！正在為

難，只見一老道婆子走上前來，到金寡婦的跟前站住，未曾說話，先把兩個母豬眼一擠咕，說道：「娘娘既來之，則安之。現時他

雖然窮苦，也罷，叫他家拿出一千錢來罷，吩咐在左右一串，權當供獻。管家替跪著，也是求娘娘大發慈悲，好救你的主人的性

命。」

　　金寡婦，咬破舌尖自想帳，眾道婆，活該倒運有饑荒。

　　張祿取了錢一弔，說道是：「此錢還是當的衣裳。我的主人走不動，叫我前來替跪香。」道婆子，連忙點香又點蠟，打起了，

太平神鼓站兩旁。不說眾人來弄鬼，單表金花聖母娘。摘下珠冠脫霞帔，麻裙高係代靈堂。手內也拿鼓一面，又聽他，口裡哼哼還

鬧巧腔。坐下起來起來又坐下，好像一隻大綿羊。滿屋裡，跳來跳去又交拜，亞賽牛犢拜四方。張祿跪著只好笑，時間再表金花

娘。閉眉合眼捏酸款，手中鼓，打了一個響噹噹。一連鬧夠三四陣，他又裝勢又拿糖。裝的妖調來惑眾，說道是「神將下壇場」。

口中有語來問話，「病人他可有公郎？」張祿回言說「沒有兒子」，神人又說：「一共病了幾個月？又不許願又不燒香？一毛不拔

求病好，這是白說不了場。」金寡婦說罷這些話，這不就，笑壞張祿在下端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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